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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处于古丝绸之路主要通道的新

疆成为探险家考古竞争的战略高地。俄国派出大规

模探险队远赴新疆考察并带回国大量珍贵古代写本

和艺术品，其规模和影响轰动一时。笔者认为俄国

西域考察的方式主要有三：

一是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代表的具有军官和探

险家双重身份的考察团活动，他们以地理测绘、勘探

地形地貌为主，为俄国的对外扩张收集地理地形资

料和军事情报，军事考察队的活动不仅是俄国外交

政策的体现，更是执行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

1876年，浩罕汗国成为俄国附属国，俄国在东帕米

尔的地位得以巩固。到 1883年，俄国的势力范围

得到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俄国向中亚派出更多

的考察队，他们系统地进行地形勘测，绘制中国边

疆地图，为未来与英国、清政府谈判收集资料，增

加谈判筹码。1885年，俄国中尉博洛尼斯拉夫·柳德

维戈维奇·格罗姆切夫斯基(Бронислав Людвигович
Громбчевский)作为俄国首位派出的将领考察边境，

回国后提交了详实的考察报告。①格罗姆切夫斯基

的报告不仅描述了喀什军事力量和防御工事资料，

还详细介绍了考察队途经的城镇，并完成了几份新

疆地图，俄国司令部在地图上陆续添加了中国古代

庙宇和要塞遗址位置。这成为很多俄国考察队到新

疆侦察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俄国真正意义上靠

近了英属印度边境。此后，在军官尼古拉·尼古拉耶

维奇·奥布鲁切夫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Обруче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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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俄国大规模西域考古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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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议下，成立了司令部军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会主

席由司令部司令兼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委员

会共出版87部《亚洲地理地形数据统计》系列资料，

为俄国提供决策依据。

二是以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克莱门茨(Дми-
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леменц)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

家为代表的考察队活动，其主要目的是考察古代废

墟和遗址，挖掘搜罗散落在新疆各地的古文献资料

和艺术品。1893～1895年，俄国历史学家罗伯罗夫

斯基和科兹洛夫从地理学和气象学角度对吐鲁番盆

地进行了考察，并将大量珍贵的文献、艺术品、硬币、

陶器以及在吐鲁番盆地的废墟中发现的回鹘文献残

片带回圣彼得堡。1896年，罗伯罗夫斯基背回了一

麻袋从吐鲁番收集或购买的文献残片，奥登堡根据

语言将残片分类整理为汉语文献、回鹘文文献、梵文

文献，回鹘文—梵文文献。1898年，克莱门茨对吐鲁

番吐峪沟麻扎 (Туюк- мазар)和英吉沙 (Идикут-
шари)遗址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②克莱门茨给奥

登堡的信中写到：“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工作够欧洲干

100年了”③。1903年，俄国委员会下令全部考察活动

集中在东方。1904年，尼古拉二世向俄国中亚东亚

委员会拨款12000卢布，支持俄国考察队到中国新疆

进行各种形式的探险，并准许外交部自 1905年起连

续 4年每年资助 7000卢布给“此项事业”④。在俄国

委员会的财力支持和主导下，奥登堡两次到中国西

北进行考察，奥登堡将第一次考察(1909～1910)定位

在中国新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地区，他带领考察队

对当地十几个佛教洞窟和古迹进行了研究。奥登堡

第二次考察 (1914～1915)直接锁定在中国甘肃敦

煌。考察期间，奥登堡绘制了每层洞窟的剖面图和

正面图，完成了莫高窟及其周边的相片采集工作。⑤

考察队共收集了近2万件文献碎片，属公元5世纪至

11世纪的珍贵手稿。两次考察带回的资料保存于俄

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

馆和俄罗斯民族学博物馆。奥登堡从当地居民手中

购买了近 200件卷轴和部分残片。现存于俄罗斯科

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386件完整的卷本中，一半以

上来自民间搜集。⑥

三是以彼得罗夫斯基为代表的外交官进行的考

察活动。这也是国内学术界最容易忽略的一部分。

晚清时期(1850～1912)，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俄国

在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塔城、喀什等地先后设立(总)
领事馆⑦并派驻外交官员。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

初，为争夺在新疆、西藏及印度北部等地的领土资

源，英俄在经济贸易、政治、考古等方面展开激烈竞

争。1890年初，英属印度军队侦察员保尔中尉在西

藏和新疆考察期间在库车民间获得了一件写在白桦

树皮上的古代梵文手稿。1891年末，俄国皇家考古

协会东方部召开例行会议，听取了奥登堡关于加尔

各答亚洲协会展出保尔中尉在中国库车所获白桦树

文献的报告，俄国考古学界感受到来自英国探险家

的强烈压力。尽管喀什偏居一隅，封闭孤立，但在收

集情报方面确是理想之地，加之处于繁忙的商道上，

喀什便成为英俄争霸的焦点。在沙皇政府、俄国委

员会、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授权和委托下，俄国外交

部、军事部的配合下，俄外交官员凭借掌握的资源、

人脉、特殊外交渠道以及强大的财力支撑，在新疆建

立庞大的古文书收集网络，搜罗古代手稿和文物，再

通过邮路铁路经俄属中亚运回俄国。他们在古文书

捕获过程中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和条理性。和大

规模的俄国探险队相比，驻疆外交官员考古活动隐

蔽性强，方式低调，不为人知，但所获文献数量多、价

值大、种类丰富。

因材料和语言限制，国内关于俄国探险家的论

述居多。《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⑧阐述了英、法、

瑞、德、俄等欧洲探险家在西域的探险和考察活动；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⑨对欧洲及俄国探险家

与发现者的介绍占很大比重；张艳璐的博士论文

《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

究》⑩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到中国西北的10余
支考察队进行了系统梳理。仅有荣新江先生在《敦

煌学十八讲》第六讲“于阗、龟兹、楼兰、高昌宝藏的

争夺”中，谈及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收集

品的内容和数量，“收集品中的新疆古文献资料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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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件，含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板文书(其中

2件佉卢文木牍，1件婆罗谜文和佉卢文混写的文

献)，297件于阗文文献(其中59件佛教文献，238件世

俗文书)，3件龟兹文残卷，4件藏文写本，4件未比定

文书。”􀃊􀁉􀁓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南疆地区，喀什地

方政府对俄国外交官在南疆的活动几乎没有档案记

录。相比而言，外交官员在华档案在俄罗斯得以完

整保存。这些档案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俄国驻新疆外

交官在疆的领事工作、考古工作、对其他欧洲考古学

家的协助大有裨益。笔者以保存于俄罗斯国家档案

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

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

案馆圣彼得堡分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

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

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之间的300余
封信函(密件)、俄国探险家考古报告、俄国皇家科学

院会议纪要等原始资料为中心，通过对海外新疆史

料的爬梳，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外交官员在

新疆考察活动的内容及影响。

一、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古活动

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古活动分别以北疆的

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南疆的喀什(总)领事馆为中心

进行，考察范围涵盖了新疆全部绿洲城镇。

(一)以喀什(总)领事馆为中心的考古活动

1881年 11月 25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喀什噶

尔界约四条》，在喀什建立领事馆，以此抗衡英国在新

疆边界的活动。1882年，俄国财政部驻塔什干总代

表彼得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
得到俄外交部内务司司长奥斯丁·萨肯(Остен-Сакен
Фёдор Романович)的赏识。1884年年初，彼得罗夫

斯基正式就任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对历

史学和考古学颇感兴趣，早年在塔什干就收集了大

量古钱币。他是最早意识到新疆古代遗迹考古价值

并最早收集新疆古代手稿的俄国外交官，也是第一

位把语言学、地名学和民族学应用于考古研究的外

交官。他以绿洲城市喀什、库尔勒、阿克苏、库车、和

田为中心，建立了完整的收集网络并亲自组织过几

次佛教遗迹考察，源源不断向圣彼得堡寄出梵文、粟

特文、吐火罗文、塞文，甚至不知名语言的古代手稿

和艺术品。在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组织大规模考察之

前，彼得罗夫斯基自己就组织了几次考古活动。他

是第一位对喀什三仙洞石窟、汗诺依古城以及内部

的鸽子窝废墟进行考察，并对喀什古城作出定义和

研究的俄国外交官。

彼得罗夫斯基在疆期间(1884～1903)投入大量

精力和财力在古代手稿的收集上。古代手稿发出者

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文献接收者俄国科学院罗曾

院士和文献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

的俄国西域手稿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

中保持优势。

1886至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陆续将所获珍宝

寄回圣彼得堡，统称为“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收集

品分为古代手稿和艺术品两类。手稿部分由俄罗

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搜索代码“SIP”􀃊􀁉􀁔。

俄罗斯科学院最新数据显示，彼得罗夫斯基收集

品中手稿及残片总数 7000余件。􀃊􀁉􀁕收集品中的文

物部分保存在俄罗斯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

部，计3000余件，􀃊􀁉􀁖他在和田约特干古城找到的古代

艺术品是俄国和国外考古学界所知和田古代收集品

(Йотканская коллекци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俄国科学院(今俄罗斯科学院)、俄国皇家地理协

会(今俄罗斯地理协会)、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是彼得罗

夫斯基收集品的主要接收部门，但从几部门的会议

纪要中无法看出每一批寄到圣彼得堡的新疆珍宝的

具体时间和包裹中的详细物件。笔者根据俄罗斯科

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

研究所所藏彼得罗夫斯基200余封书信(1870～1907
年)内容，整理出彼得罗夫斯基所获喀什、库车、库尔

勒、和田古代写本和文物的时间及内容。􀃊􀁉􀁗

彼得罗夫斯基建立的珍宝收集网络，以喀什为

起点，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西北部和南部边缘

展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经阿图什、阿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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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到达库尔勒，南部经莎车到达和田地区。1892
至 1893年秋冬，彼得罗夫斯基通过俄属中亚寄回俄

国100余件书写在动物皮、树皮、纸张上的写本及残

片，这些珍贵的古代写本来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

大部分是佛教经文。他在伊斯兰教徒墓地发现了佛

教寺庙常用的莲花元素，找到了佛教在麻扎建筑的

遗存痕迹。彼得罗夫斯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佛教在

中国西部的传播和库车曾盛极一时的佛教中心地

位。1893年后，彼得罗夫斯基将研究和关注重点从

北部库车、库尔勒地区转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绿洲和田地区。

1897年，皇家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拿到了俄

国驻喀什领事馆第一批收集品中的文物部分，而文

献资料部分保存在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今俄罗

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

离任俄国驻喀什总领事职务回到塔什干。1905年，

彼得罗夫斯基将自己的第二批文献资料捐给了俄罗

斯中亚东亚历史、语言、民族关系研究委员会，即俄

国委员会，为进一步研究中亚和东亚地区提供了素

材，这部分手稿最后也转入亚洲博物馆收藏。􀃊􀁉􀁘1909
年，彼得罗夫斯基去世后，他的后代将其收集品(共
计1500本俄语及其他语言)赠予塔什干藏书馆。􀃊􀁉􀁙彼

得罗夫斯基逝世后，奥登堡向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提

出收藏彼得罗夫斯基新疆收集品的建议。1909年 2
月，第三部分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收入亚洲博物馆，

共128份伊斯兰教古代手稿。1909年3月，俄国外交

官、东方学家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尔梅科夫

(А.Д.Калмыков)从塔什干带回第四部分彼得罗夫斯

基收集品，包括婆罗谜文书写的古代梵文手稿，汉文

和回鹘文手稿。1910年，英国驻喀什领事乔治·马继

业向俄国皇家科学院赠送了彼得罗夫斯基部分收集

品，大部分是梵文和吐火罗文手稿残片。􀃊􀁉􀁚马继业转

交的这部分手稿残片很可能是彼得罗夫斯基离开喀

什时没能带走的部分，或者是彼得罗夫斯基的代理

或者当地居民在其离开喀什后发现的古代手稿。

作为第一位不间断收集新疆史料的学者和外交

官，彼得罗夫斯基开启了俄国外交官新疆考古的热

潮，其继任者拉夫罗夫、科罗克洛夫延续了彼得罗夫

斯基搜罗新疆古代珍宝的做法，在西域文献收集和

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离任后，领事馆的工作实

际上由俄国驻喀什总领事秘书拉夫罗夫 (Лавро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承担。1904年12月21日至1905
年 4月 14日的 84天内，拉夫罗夫行走了 2886俄里

(3088公里)，从喀什出发，先后走访了和田、于阗、且

末、吐鲁番、库尔勒、罗布泊、焉耆、轮台、库车、阿克

苏、乌什、巴楚，最终返回喀什，沿途收集了5箱古代

手稿及残片并经外交部赠予俄国委员会，􀃊􀁉􀁛完成了

《俄国驻喀什领事秘书拉夫罗夫对喀什周边的考察

报告(1902～1906)》􀃊􀁊􀁒并对彼得罗夫斯基绘制的库车

地图作了补充。拉夫罗夫报告分四部分，计 160余

页，详细记录了南疆大大小小城镇的历史、地理、人

口、民族、古代遗迹。􀃊􀁊􀁓第一部分(1～12号)是对中国

地理、民族的概述；第二部分(13～21号)对中国南疆

古代村落的描述，包括主要村落的房屋和人口数量；

第三部分(22～121号)讲述了自己的新疆考察历程；

第四部分(122～126号)详细描述了古代手稿的保存

地点。

1904年，彼得罗夫斯基的继任者科罗克洛夫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олоколов)成为俄国驻喀

什领事馆第二任领事。他继承了彼得罗夫斯基考古

和搜罗古写本的做法，在任期间收集了大量梵文手

稿。1905年，他寄赠亚洲博物馆三组梵文写本，后经

俄东方学家判定为阿訇所造赝品。􀃊􀁊􀁔1908年，科罗克

洛夫成为俄国皇家地理协会正式会员。同年，他向

俄国委员会捐赠了新疆所得部分收藏品。1909～
1912年，科罗克洛夫返回圣彼得堡后四次向亚洲博

物馆捐赠西域收集品。􀃊􀁊􀁕此外，科罗克洛夫还搜罗到

不少古代艺术品，现存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国家博

物馆。1911年，科罗克洛夫当选俄国委员会通讯院

士，1912年，科罗克洛夫成为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正式

会员。􀃊􀁊􀁖

此外，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秘书柳特什 (Яков
Яковлевич Лютш)于 1883至 1894年间收集了 2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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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回鹘文手稿及残卷并对距喀什40俄里的汗

诺依古城废墟进行了考察。􀃊􀁊􀁗1897至 1908年，柳特

什四次向亚洲博物馆捐赠了回鹘文手稿(1897年 20
件、1901年 4件、1903年 1件、1908年 3件)，􀃊􀁊􀁘部分文

献文物保存于圣彼得堡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

在柳特什的收集品中有一件精美的花瓶和几枚印

章，1904年前转入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保存。􀃊􀁊􀁙

(二)以乌鲁木齐(总)领事馆为中心的考古活动

新疆建省以来俄国屡次要求在乌鲁木齐设领事

馆，1895年，俄国再次提出在乌鲁木齐设总领事馆，

强迫清政府同意将俄驻吐鲁番领事馆移驻乌鲁木

齐。1896年，俄国迁吐鲁番领事馆于乌鲁木齐，在乌

鲁木齐置总领事馆。􀃊􀁊􀁚

1906 年，科洛特科夫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отков)从俄国驻伊犁领事馆秘书调任俄国驻乌鲁

木齐领事馆领事。在英德大规模探险队到达之前，

科洛特科夫抢先从民间以极低价格收购了大量珍贵

汉文和回鹘文古代手稿及残片。􀃊􀁊􀁛科洛特科夫的手

稿收集非常顺利，他将一名在新疆经商的俄国人收

为寻找古文书的代理，从曾姓吐鲁番地方官手里购

买了大量非汉文古代手稿，以回鹘文手稿居多；􀃊􀁋􀁒

1909年冬，一名当地人在哈拉和卓(Кара-ходжо)发
现了500枚古代钱币，科洛特科夫以80戈比到1卢布

的价格购买了一些；􀃊􀁋􀁓当吐鲁番官员在吐峪沟麻扎

(Туюукмазар)挖出四座佛像后，科洛特科夫想办法

弄到了其中两座木质和泥塑佛像。􀃊􀁋􀁔1909～1910年，

科洛特科夫陆续为俄国委员会购买了古代手稿、泥

塑佛像(伊宁所获)、两尊佛像、两份藏文手稿、一个风

铃、14件用经文卷着的佛像以及古寺庙中拿到的小

佛像。1910年 5月 20日，科洛特科夫向俄国科学院

民族学博物馆寄赠第80号包裹，里面装着科洛特科

夫从哈里·穆罕默德手里拿到的古代手稿和文物。

领事馆新秘书罗兹多利斯基到任后，科洛特科夫坦

言自己有更多时间投身于“考古事业”􀃊􀁋􀁕。1911年，科

洛特科夫又给俄国委员会寄了大量古代手稿，包裹

编号 97。1911年 5月 26日，科洛特科夫将他认为最

重要的古文书随身携带回国。􀃊􀁋􀁖1918年，科洛特科夫

向亚洲博物馆移交了亲自整理的满文手稿。

除收购珍宝外，科洛特科夫也作一些集中在北

疆的考古勘察活动。起初科洛特科夫的考察活动仅

限于乌鲁木齐周边地区，而后扩展到吐鲁番。1907
年，科洛特科夫到交河古城和吐峪沟麻扎考察，在阿

克萨卡尔(俄籍乡约)的协助下，科洛特科夫获得大量

回鹘文古代手稿及残片，其中一本保存完好的回鹘

文佛经和《大悲咒》残卷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摩

尼教经文残片和中亚婆罗谜梵文手稿残片。1909
年，科洛特科夫两次(8月 23日、29～30日)到乌鲁木

齐东南乌拉泊古城考察，􀃊􀁋􀁗第一次发现了一些不完整

的磨盘和苇草。第二次带着哥萨克兵对乌拉泊古城

进行了两天的挖掘，发现了很多人骨，铜币和铁斧。

1909年 11月初，科洛特科夫再次到吐峪沟麻扎考

察，所获颇丰。

1907年末，科洛特科夫将29份珍贵的回鹘文手

稿运回圣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以 5000卢布的价格收

购这批手稿，保存于亚洲博物馆。1909年，科洛特科

夫向亚洲博物馆捐赠了第二批收集品，包括82件回

鹘文写本和汉文写本，3件粟特文手稿残卷，现存于

科洛特科夫收集品，登记为“10号箱第 19袋 3657～
3658和 3724号”􀃊􀁋􀁘。查列曼(К. Г. Залеман)院士对两

卷粟特文手稿进行了研究，标记为10号和81号，􀃊􀁋􀁙科

洛特科夫手稿收集品包括一些草体或半草体的回鹘

文残卷、26件梵文残卷、11件龟兹文残卷、3批藏文

残卷、31件粟特文摩尼教文献、1件叙利亚文残卷和

10件未比定文书。􀃊􀁋􀁚此外还有粟特文写本残卷 100
件，􀃊􀁋􀁛大部分为佛教经文，每件残卷篇幅短小精悍，其

中70件写本内容在10行之内，只有9件在20～39行
之间。科洛特科夫收集品构成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

文献研究所粟特文手稿和中古波斯文手稿的基础和

重要部分。1911年，科洛特科夫成为俄国科学院民

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和俄国委员会“通讯院士”，以奖

励他在中亚东亚考古的贡献。􀃊􀁌􀁒目前俄罗斯科学院

东方文献研究所只公布了一件标号为 3570的残卷，

其余部分仍不为学术界所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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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哈诺夫斯基、驻乌鲁木齐领事秘书多别热夫、驻

乌鲁木齐领事季雅科夫等外交官员也收集了少量

古代艺术品和手稿。1907年，俄国地理协会向科学

院转交了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

基收集的古代手稿。􀃊􀁌􀁓在这批手稿中发现了 4件摩

尼文写本残卷，目前仅知第一件残卷中用到了古波

斯文、粟特文和突厥文，这部分残卷和粟特文写本存

放在一起。

乌鲁木齐领事馆秘书多别热夫(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
ьевич Долбежев)任职期间多次组织考古勘察活动，

并受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委托到新

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考察。􀃊􀁌􀁔1909年 8月 27日至 9
月29日，多别热夫用一个月时间到焉耆考察􀃊􀁌􀁕并撰写

了考察报告。􀃊􀁌􀁖

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 (1912～1917)季雅科夫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ьяков)也参与到新疆考古资

料收集及中亚史的研究中。􀃊􀁌􀁗1908年，季雅科夫获得

29件古代手稿，多为回鹘文和汉文写本或印本，其中

包括一件回鹘文摩尼教发愿文写本和一件回鹘文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写卷，􀃊􀁌􀁘初步判定为吐鲁番阿

斯塔那古墓群出土。

二、俄国外交官员新疆考察活动特点

(一)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英俄中

亚大角逐的重要表现

俄国对资源丰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亚垂

涎已久。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打通到印度洋

的出海口和争夺海港，俄国对中亚地区进行大肆侵

略扩张，极力推行“南下政策”。19世纪中后期，英俄

两大帝国在中亚展开一场被称为“大角逐”的争斗，

争夺焦点主要在帕米尔地区和中国新疆，出海口也

是两国争夺的目标之一。此时俄国势力已至阿姆河

畔，到达帕米尔高原，19世纪70年代左右，俄国与清

政府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伊犁条约的签订使俄

国获得在古丝绸之路要塞喀什建立领事馆的权力。

眼看俄国继续南下直接威胁英属印度，英国担心丢

失既得利益，不得不采取行动。90年代，英国达到了

在喀什设立“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中国特别事务助

理”的目的。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英俄两国的政

治竞争不断向科学研究领域迈进，俄国和英国驻地

官员在各自国家半科研性质机构和外交部的支持

下，在南疆展开了激烈的考古竞争。在英俄政治竞

争、军事竞争和考古竞争的复杂局面下，以彼得罗夫

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外交官紧密跟踪英国在中亚和新

疆的动态，努力扩大俄国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及俄国

考古在欧洲的国际影响力。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

优势明显优于英国，他们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

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获取线索，将

当地居民的探险经验和流传了上百年的传说作为重

要信息来源。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影响力远超英

国官员，他们所获收集品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也远

超英国官员。

(二)俄国外交官员的考古活动非常隐蔽，不为人

知或鲜为人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南疆外交官员利用

工作和职务之便，以所在驻地领事馆为中心，周边古

城镇为辐射，各地往来商人或派驻代表为依托，以

丝绸之路和俄属中亚领地为连接本国与西域的通

道，不间断地向本国输送新疆古文书文物。和大规

模的单次考察相比，他们长年累月搜罗散落在新疆

各地的古代手稿、细水长流式地逐渐把文献偷运回

国。方式低调，不为人知，但所获文献数量巨大。

以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为例，1886年，彼得罗

夫斯基在圣彼得堡《亚洲地理学、地形学和统计学

选集》上发表了《喀什噶尔报告》，􀃊􀁌􀁙其缩减版《俄国

探险家眼中的新疆》于1988年在阿拉木图刊登，􀃊􀁌􀁚66
页的俄文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及彼得罗夫斯基的考

古活动。连同时期英国驻喀什代表马继业对俄国

官员收集古文书的工作都一无所知，误以为他们受

语言限制，很少离开领事馆。事实上，在本国外交

部、皇家考古协会等半学术机构的指导下，彼得罗

夫斯基盘踞在喀什的 20 年间从未间断过考古活

动。他在南疆绿洲城市建立了庞大的古文书文物

搜集网络，以和田、阿克苏、库车、莎车、库尔勒等地

为中心，派驻熟知当地情况的俄商和阿克萨卡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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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全方位搜集、收购南疆的古硬币、使用不知名

语言刻在石头、木板、纸莎草纸、陶器上的题字等珍

贵文书文物并汇集到领事馆，最后寄到圣彼得堡交

由俄国东方学界专家研究。

(三)俄国外交官员利用往来的欧洲探险家落脚

领事馆之际了解考古动态

到过南疆的英国探险家有扬哈斯本、马继业、比

驰、莱纳德、吉森中尉；俄国有格罗姆切夫斯基、格鲁

姆·格尔日麦洛；法国有博朗斯、杜特雷依、马丁·约

瑟夫、格伦纳德；瑞典有斯文·赫定，他们或在出发之

前就和俄国驻地外交官取得联系，以便经俄国和俄

属中亚领地入境新疆，如斯坦因、杜特雷依、格罗姆

切夫斯基；亦或下榻俄国领事馆，如斯文·赫定新疆

考察期间屡次把俄国领事馆作为自己的能量补充站

和珍宝存储地。尽管彼得罗夫斯基等外交官在书信

中抱怨过欧洲探险家和各国考古协会没有及时表达

感谢，笔者认为，他们并不真正在意欧洲探险家们是

否记得他给予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走南闯北、

身上携带大量信息的欧洲探险家身上获取政治情报

和考古信息。他们通过法国探险家博朗斯了解到

“英国对俾路支斯坦和伊朗的政治形势非常感兴

趣”􀃊􀁌􀁛和“英国人仍与中国政府私下谈着秘密签订协

议”􀃊􀁍􀁒。协助杜特雷依、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过程中，

他们对这些探险家的行程、所获手稿掌握得一清二

楚，在探险家返回欧洲发布考察报告之前已将他们

探险的全部情况向俄国外交部和科学界作了细致汇

报。斯文·赫定考察期间，彼得罗夫斯基派出4名哥

萨克兵，以保护赫定安全的名义一路跟随，掌握了斯

文·赫定对上沙湖和罗布淖尔河测绘细节、对塔里木

河支流谢尔格恰普干(Shirge-chapan)面积测绘以及

发现楼兰古城的全部细节。俄国以非常小的代价和

成本换得大量边疆实时信息。

三、俄国外交官员收集品的史料价值

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收集品分为手稿收集品

和文物收集品两类，大部分收集于1886年至1917年
间。俄国外交官员注意到在穆斯林聚居区更容易发

现佛教文化古迹或古文书残片。

他们所获新疆收集品中保存着大量佛教传入新

疆初期的文书，其中最经典的一部要数 1893年转存

于亚洲博物馆的梵文手稿残卷《法句经》，这部最早

的佛经文本由古印度字母佉卢文书写于桦树皮上，

证明了公元 1～2世纪这部经文在新疆的广泛流传。

目前学界所知《法句经》由两部分构成，经文结尾部

分是 1892年杜特雷依在和田考察所获，现存于巴黎

国家图书馆；首页部分即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

在喀什收购的梵文手稿残卷。1898年，法国的谢纳

特(Э. Сенар)在本国公布了杜特雷依探险队带回的

《法句经》尾页残片。􀃊􀁍􀁓至今关于二人所发现的文献

残片学术界还有很大争议。俄国学者瓦洛比耶娃·

杰夏托夫斯卡娅认为，杜特雷依很有可能是在当地

人手中购得《法句经》文书，而非考察队在古废墟中

发现。《法句经》中段部分再没有寻宝人或探险家发

现过，至今《法句经》的发现地仍然是个谜。英国和

法国保存着《法句经》极少部分残片，最完整的部分

保存于俄罗斯。

外交官员所获佛教手稿中占第二位的是《妙法

莲华经》。《妙法莲华经》经由古印度、尼泊尔传入新

疆，因提出不分贫富贵贱皆可成佛的思想而在民间

得以快速传播，成为贫民百姓的精神寄托，《妙法莲

华经》在和田的发现证明该部经文流传之广泛。

1893年，彼得罗夫斯基拿到了梵文手稿《妙法莲华

经》的第七卷，这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最珍贵的

文书之一，比较知名的两种经文是中亚经文和尼泊

尔吉尔吉特经文。值得一提的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

品佛教手稿部分中的大部分字体和吉尔吉特婆罗谜

文的变体非常相似，只有非常少的一小部分是书写

在棕榈叶或白桦树皮上的贵霜帝国婆罗谜文或早期

贵霜帝国后婆罗谜文。􀃊􀁍􀁔作为大乘佛经精粹的《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也被俄国外交官员收入囊中。从内

容上看，俄国外交官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多属

于《道行般若经》或《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时任

亚洲博物馆馆长奥登堡完成了其中24页手稿及残片

的整理。此外，外交官员所获手稿收集品中保存着

数量可观的《金刚经》残片和《大悲咒》残片。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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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金刚经》手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地居民的信

仰和源于印度的婆罗谜文咒语两方面。目前俄罗斯

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已整理出近 200份文献残片

组成的34份文献目录，包括各式各样的咒语。手稿

中的咒语大多属于《大悲咒》，共有25份《大悲咒》残

片。尽管英国和德国探险队也拿到了《大悲咒》手

稿，但绝大多数为破碎的残片，相对完整的部分保存

在俄罗斯。

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梵文手

稿《五护佛母》佛教经典引起了俄国学者极大的研究

兴趣。手稿系1899年彼得罗夫斯基的代理在库车所

获(图一)，完成敦煌考察(1914～1915)的俄国探险家、

印度学家奥登堡将其破译并将研究成果发表于《俄

国皇家考古协会学报》，􀃊􀁍􀁕奥登堡认为手稿与英国驻

喀什领事马继业在喀什所获1783号梵文手稿在内容

上非常相似。

图一 彼得罗夫斯基所获梵文手稿片段，国内首次公布􀃊􀁍􀁖

“6页纸，6行，长度(空白)，宽度 0.065，绝美

的笔迹，详见霍恩勒的韦伯写本􀃊􀁍􀁗。文献中包

含了佛祖和众神的对话，如与军神玛尼巴扎，

以及和相应部神。末尾体现了佛祖与梵天的

对话，以及与四大金刚杂尼迦耶􀃊􀁍􀁘的对话。另

外一段文献，看上去与乔治·麦卡特尼􀃊􀁍􀁙收集的

文献相关。”􀃊􀁍􀁚

奥登堡敦煌考察期间发现了大量带彩色图画的

汉文经文，俄国外交官员收集品中也有类似的敦煌

遗书，这些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008年，俄罗斯

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0周
年纪念日活动之一“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俄国探险

队”主题展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

馆举办。19世纪末 20世纪初外交官员运回俄国的

古代手稿是参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佛教手稿，未知语言手稿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部分。彼得罗夫斯基从喀什寄给奥登堡的一件一

页纸篇幅的古代手稿在 19世纪 80年代首次出版。

奥登堡把这一文献定性为印度婆罗谜文字。彼得罗

夫斯基手稿收集品中的婆罗谜文字分为竖体式和斜

体式两种。在喀什与和田发现的古代手稿多为竖体

式，而斜体式婆罗谜文手稿分布在新疆北部绿洲吐

鲁番和库车地区。截至 2016年，俄罗斯学者已整理

出10份婆罗谜文手稿，其中的一份由16块文献残片

拼成，是用新疆北部婆罗谜文的变体文(斜体式)书
写，其余 9份属于新疆南部婆罗谜文(竖体式)。􀃊􀁍􀁛可

以确定的一点是，除了婆罗谜文和梵文手稿，文献中

还使用了三种古印欧语言，但没人说得上是哪种语

言。其中一种文字在和田发现得最多，被认为是东

伊朗的某种语言，称为和田梵文(这种语言曾经被伊

朗人所用，很早以前在和田被发现。公元前 2500年
左右，库车讲伊朗语的后代逐渐迁移到中亚地区)。
另外两种语言分布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1892年，

奥登堡在《俄国考古协会东方部学报》杂志上刊发了

一页用三种古印欧语言中的一种书写的古代手稿，􀃊􀁎􀁒

首次向世界公布了俄国外交官员在中国库车发现的

未知语言手稿照片影印本，称为吐火罗文B或者龟

兹文，属于印度北部地区的行书，这种语言至今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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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发现过。俄罗斯东方学家将奥登堡公布外交官

员收集品手稿中的影印本文献认定为吐火罗文成为

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期间的考古和文物搜罗活

动造成我国珍贵历史文献文物的大量外流。他们所

获新疆收集品中手稿及残片总数19000余件，目前分

别收藏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

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

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俄罗

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

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包括梵文文献、于阗文文献、

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不知名语言文献等多种语

言，其中不乏《法句经》《波罗提木叉》《妙法莲华经》

《陀罗尼》《大悲咒》等珍贵佛教手稿。

最早的文物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其中公元 1
至9世纪艺术品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现存于俄罗

斯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中的一尊陶塑佛像(图二)
来自新疆和田，为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这块模印

尽管很小，但保存完好，雕刻细节清晰可见。模印高

2.5厘米，底部宽1.5厘米，光环最宽处1.6厘米，底座

高0.4厘米。端坐正中的佛像高1.6厘米，肩部宽0.7
厘米，长发，披袈裟，耳垂齐肩，双腿交叉垂放。􀃊􀁎􀁔佛

像周围火舌四射，佛像顶部三角区域内为火焰。这

尊小佛像印度风格明显，对研究印度佛像艺术大有

裨益。

另一尊石刻佛像(图三)系1899年彼得罗夫斯基

在和田附近的村庄所获，目前只有照片保存了下

来。石块高 6厘米，宽 5厘米，厚 2.8厘米。􀃊􀁎􀁕佛像端

坐于莲花座，两侧有狮子守护。佛像颈部挂有两个

项圈，其中一条垂到肚子上，腰部和手臂均有装饰。

佛像头部磨损严重，右手臂缺失，头顶光环已磨损。

石头背面刻着公元 10至 11世纪梵文佛教教义。奥

登堡初步判定为尼泊尔艺术品。

图二 和田收集品中的陶塑佛像，国内首次公布􀃊􀁎􀁖

图三 和田收集品中的陶塑佛像，国内首次公布􀃊􀁎􀁗

在运输方式上，居民所获手稿或文物以高价卖

给外交官员的代理，再由代理寄到俄国领事馆。外

交官员优先选择每月往返奥什—喀什、奥什—乌鲁

木齐的哥萨克骑兵，而较大或较重的物件通过商队

运到奥什中转后再运往圣彼得堡。利用哥萨克骑兵

往来俄属中亚和领事馆的便利条件，俄国外交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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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易举将新疆古代珍宝偷运回国。文献和手稿运

到圣彼得堡后遭受了不应有的错误修复，部分文献

被磨损，一些段落难以辨读，一些写在棕榈叶上的文

献变成了碎末。􀃊􀁎􀁘

尽管俄罗斯的东方学者将外交官员收集品带入

科学界并做了部分研究。遗憾地是，彼得罗夫斯基

收集品中梵文文献片段第4部分和第5部分、科罗克

洛夫收集品中的梵文文献、喀什领事馆秘书柳特什

的回鹘文手稿、科洛特科夫的粟特文手稿均未公布

于世。俄国学者在出版文章中也没有用到这些内

容。􀃊􀁎􀁙俄国外交官员新疆所获收集品仍有很多未知

内容等待全世界历史学家去解读。

(感谢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馆长

И.В.Тункина院士提供珍贵的外文史料，感谢荣新江

教授在论文修改过程中给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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